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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日报与潍坊诗词学会合办

诗诗韵潍坊

  小镇经年插异旗，潍州工矿此开
基。硝烟漫卷胶坊路 ，电火焚空蚀
旧篱。
  德若祟，日如魑。残楼断轨诉寒
时。今成证史寻游地 ，盛世长铭国
耻碑。

又是一年端午节
◎吕学民

光影潍坊

摄摄    影影：：刘刘永永久久

拍拍摄摄地地点点：：寒寒亭亭花花乡乡漫漫步步生生态态园园

艾草爱子
◎王欣明

鹧鸪天•坊茨小镇

◎刘树亮

  重来小镇，正夏阴初老，绿窗人
寂。红瓦藩墙疏影里，石板路、苔痕湿。
铁轨斜阳，钟楼旧站，隐隐欧风袭。一
湾溪水，睡莲犹自开翕。
  遥想劫火当年，德营日据，矿血连
天赤。百载煤尘凝苦涩，换作今朝游
屐。断壁无言，槐花又落，谁记飞鸣镝？
晚钟声碎，残霞铺洒阡陌。

念奴娇·重访坊茨小镇

◎于志超

乡友发来麦海图，收割机响浪涛伏。
归仓不费镰刀力，新麦飘香改世俗。

家乡麦收

◎陈显荣

  镰磨亮，因麦黄，看老农、满心欢
畅。声声杜鹃催叫忙，麦田里、穗丰
情漾。
  南风畅，收麦忙，那清香、让人心
旷。手勤脚勤夺夏粮，看农机、热情
高涨。

【双调•落梅风】

麦 收

◎杜瑞红

  寒窗苦，壮志雄，志飞翔、把锋芒
弄。青春快哉拼硬功，跃龙门、笔飞
生动。

【双调·落梅风】

高考季

◎冯恩科

  一浪一浪此起彼伏的燥热的风，挟裹着
一阵一阵清纯的麦香，温暖着城市乡村，汲
养着绿水青山。一年一度的端午轻踏盛夏的
热浪，吸吮着麦粒淡淡的清香，向我们款款
而来。
  端午节与春节、清明、中秋并称为中国
的四大传统节日，在我们的家乡素来就有挂
艾草、佩香囊以及包粽子的习俗。而在其它
不同的地区还有赛龙舟、饮雄黄酒等传统
习俗。
  又到粽叶飘香时，那股熟悉的味道，总
会唤醒儿时与父母亲围坐在一起包粽子的
温馨画面。而艾草的芳香，便是属于初夏的
一种独特的味道。
  记得小时候，每当端午节来临前三两
日，父亲便会拿起镰刀去田间的地头上割来
一捆鲜鲜嫩嫩的艾草。那艾草长得秸秆粗
实，叶片厚阔，放在鼻下一嗅，那股清清淡淡
的香味，直入你的鼻孔，浸润你的肺腑。父亲
盛来一盆清水，将艾草根部放入水中，为的
是泽润着艾草的肌体，让它依然峥峥嵘嵘，
秆儿青绿，叶儿舒展。

  五月初五这天，父母亲会早早地起床，
把端午节的习俗一一有条不紊地操持起来。
父亲在日出前就将几日前割来的艾草根部，
绑上一根红绳，挨个门楣地倒挂于门侧。一
时间，房舍内、庭院间、小巷里便到处飘溢着
艾草的芳香。但见那一株株笔直的盈满艾叶
的艾草，被高高地悬挂在各个门楣间，形似
宝剑，民间人视之为“辟邪神器”，有“手执艾
旗招百福”之说，象征着人们斩除不祥，护佑
一方宅第安好。艾草在高阳朗照的五月里，
挥发出一缕缕清冽野逸的芳香油，能够驱除
蚊虫、杀菌、净化空气，颇似古人的“天然疫
苗”。端午插艾的习俗，承载着人们祈求健
康、驱除灾祸的美好愿景。
  在父亲悬挂艾草时，母亲便会从她的针
线笸箩里取出早已准备停当的洗净晾干后
的艾叶、五颜六色的碎花布和一团团花花绿
绿的丝线，以及朱砂、雄黄、香药等物什，开
始为我们三个孩子缝制“香囊”（荷包）了。母
亲将那一面面的布料裁剪成方形或者葫芦
形，将其反面拼好后缝合，留下一面小口，翻
出正面后把混合好的香料装填妥当，然后缝

合开口，嵌上挂绳。不一会儿，一个个漂漂亮
亮的香囊就挂在我们的胸前了，那药香阵阵
萦绕身旁。于是，我们快活地跑出庭院，约起
邻舍的小伙伴们，攀比着，炫耀着，雀跃着，
整个胡同内回荡着我们的欢呼声、喧闹声、
说笑声。听父母说，农历五月古称“毒月”，此
时气候温热，毒虫活跃。香囊内的艾叶等药
材散发出的香气，能驱蚊虫、防病菌。“端午
百病随”，香囊寓意祈求健康、平安顺遂。
  “包粽子啰——— ”庭院里母亲的一声亲
切的呼唤，让我们顿时收住狂热的喧闹，循
声各自跑回家中。只见父母早已取出昨晚
浸泡好的粽叶，正在炉灶上用铝锅蒸煮，这
样做的好处是能够增强粽叶的韧性，且防
止粘连。一旁的父亲将浸泡了几个小时的
糯米，用一口小布袋一点点沥干水分，同时
把粽子所需馅料按口味调好。甜粽的物品
是红枣、蜜枣、红豆沙、葡萄干。咸粽的是五
花肉（提前腌制）、咸蛋黄、香菇、花生、腊
肠。另外还将用来捆扎粽子的棉线，剪成一
截一截地备好。接下来便是包粽子大显身
手的时刻了，我们三人负责给父母传递着

粽叶和棉线。在默契而又甜美的配合中，父
母亲心灵手巧地包裹起来。不一会儿，一个
个周周正正的四角粽便亮亮堂堂地呈现在
了我们的面前。紧接着，我们在父母亲的指
点下开始烧锅调火蒸煮起来。一段时间后，
一锅锅香甜的、微咸的粽子就浸渍上了我
们的味蕾。品尝着这一枚枚各香各味的粽
子，在父母亲的一言一语中，我们了解到，
当年屈原投江后，老百姓生怕江中鱼虾啃
食他的身体，便用竹筒装米投入江中，从而
演变为后来包粽子的习俗。另外，端午正值
夏收之后，包粽子既表达了庆祝丰收的喜
悦，又体现出家人协作的温馨，寓意为五谷
丰登、家庭和睦。
  又是一年端午节。剥开粽叶时，糯米还
粘着手。明天，粽子会吃完，艾草也会萎蔫。
然而汨罗江的水流声会一直汤汤不息；在每
个夏夜清脆脆的蛙声里，在母亲包粽子时轻
轻念叨的絮语里，在每一个愿意为传统停留
的瞬间里——— 那个爱国诗人的魂魄从未离
去，他只是化作了我们汩汩奔涌的血脉里一
汪永难磨灭的家园记忆。

  “今年的艾子粗壮。在猪圈西墙粪地
盘子上，长得旺。”父亲民办老师退休后，
有功夫侍弄自留地，一块三四米见方的
肥地居然种草。他弯腰拿镰收割，五月的
阳光，白花花洒在他草帽上，洒在黝黑一
片的绿植上。他把割下的艾草拢成一束，
说：“捎回城里去，挂门口，驱邪。”全村就
这块地艾草长势好，父亲会送人，或是等
左邻右舍来讨要。
  我不愿拿。那时我正在城里奔命，根
还没有扎下，赌气说：“车上车下的，捎着
一大把草，人家笑话。再说，城里人家不
插艾子。”父亲坚忍着不再教导我，把艾
草放置在过道里。娘包的红枣粽子，他用
黑色提包塞满，脚蹬三轮去送我。
  小时候，插艾草是端午的重要仪式。
  趁天没亮，父亲就去了前几日寻摸
下的坡头。我趴在窗台上醒着，布谷鸟在
金黄的麦野一问一答：“布谷？布谷？布
─谷。”看他挽着裤脚进家门，露水湿了
大半。腋下各夹着一捆艾草，叶子上抖落
一串露珠，就像我极不情愿被娘叫起；而
细茎梗着脖子，一副不服气的样子。“今
年去得早，连根拔来了。”门口斜插几株，
平房窗台斜插几株，大部分靠在天井北
墙的石基上，斜斜搭上。
  看日子一天天过去，艾草逐渐软下
去，叶子萎缩成毛茸茸的小爪子。母亲在
下雨的夜里，把它们收进西棚。夏夜，一家
人在天井的水泥台上吃晚饭，母亲端出一
盆玉米窝头，一碗甜面酱、大葱，吩咐我从
西棚里拽出艾草。不知她何时早把这些
“懒汉”辫成大姐的“长辫子”。我拖拽着，
软软的，把它们盘成“蛇”。这群“懒汉”像
吐着一股股白烟，围绕着一家人的脚下，
冒着一股呛喉咙的怪味。吹着小喇叭的蚊
子，看来也讨厌这股子药性味，不等我用
手抽它们，早逃了。
  母亲在父亲离世后，随我进了城。小
区楼下，每到端午，菜贩子推着三轮车
来，一把把艾草扎好，用红绳子捆着，摆
在最显眼的位置。母亲买两把，一把挂门
口，一把放阳台晒着。她说，城里没天井，
没石基，没地方搭。
  离端午还有五六天，菜市场的西瓜
摊前成垛成林，艾草进城，株株大拇指粗
细，表皮泛着青白，像谁的手腕暴起青
筋。母亲挑来挑去，最后选中一把中等个
头的，说：“太壮的，没味儿。”她不知道，
现在艾草有了不同名分。
  如今，母亲儿时讲的瞎话我倒还记
得。我和两个姐姐坐在草席上，周边是白
雾妖娆，像看舞台上一幕大戏。她说，老辈
子传下来的，安丘丘南一带，一位母亲晚
生子，端午节那天，下地干活回来，看到自
家孩子，就要被爬进家门的蛇伤害。老娘
手提一把艾草，摔打驱赶。艾草在她手里
化成牛皮长鞭，噼啪作响，五毒退散。后来
老母耗尽气力，倒下去，身子渐渐化作一
蓬艾草，年年端午，在野地里重生。上天感
她护子之心，封为“爱子之神”。当地人叫
艾子，爱子，自古就这么叫下来。
  她说，你小时候，端午夜里，我把艾
草辫子压在你枕头底下，祈求平安。
  现在，她照旧拿着一把艾草，在客厅
四角，卧室里，摔打着，念叨着家乡老话：
“艾草香香，安神觉香；艾草苦苦，驱除五
毒。”

  周末，去一家农家博物馆游玩，见到了
许多老物件，特别是一辆破旧的地排车，默
默搁置在一角，只一眼，我的思绪便回到了
多年前。
  那时，我家也有一辆这样的地排车，那
是父亲托人精心打制的，结实耐用。两轮粗
壮，两根车辕稳稳向前探出，车板上可以装
载货物，也可载人。
  出行时，家中老牛系着缰绳，拉着车
子。父亲稳坐车头，一手挽缰，一手执鞭。蹄
声嘚嘚，车轮向前。偶尔，车行迟缓，父亲甩
动鞭子，发出“啪啪”脆响，惊飞路边树丛上
的鸟雀。那响声，是号令，但从不是责罚。鞭
子很少抽到牛身上。那一刻，在我心里，赶
车的父亲很像过去戏文里那掌旗的将军，
真威风。
  我也想甩动那根长长的鞭子，父亲却
总说我太小。被我缠磨得紧了，他便虎着
脸，扬起巴掌，作势要打。我便立刻噤声，撅

着嘴乖乖坐回车上。
  说实话，父亲很少打我，更是很少鞭笞
老牛。他总是说：“这老牛有灵性，是咱家的
好伙计，要善待它。”我信父亲的话。父亲不
善言谈，就像那辆沉默的地排车，他的每句
话都实实在在。父亲的叮嘱，随着车辙，一
遍遍碾进我的童年记忆。
  四季总在车轮下更迭。
  春日繁忙，父亲赶车去田里栽瓜。车轮
碾过刚刚苏醒的土地，路旁的青草野花，在
阳光下泼辣生长。高大的白杨树，落下毛茸
茸的杨花，铺满路面。整个春天，好似都融
在这辘辘车声与花草气息里。
  盛夏，麦浪起伏。父亲光着膀子，挥镰
收割，一道道汗水顺着脊背蜿蜒流下，好像
条条小河，他的胳膊晒得黝黑爆皮。地排车
歇在树阴下，老牛拴在车旁，悠闲啃草；吃
饱了，便自己卧倒，慢慢倒嚼。天色擦黑，父
亲将一捆捆麦束码上车，拉回麦场。

  到了秋天，一个个金灿灿的玉米棒子
被装入袋中，载满地排车。父亲把它们一趟
趟运回家，剥皮晒干，颗粒归仓。
  这辆车，拉过稻谷，拉过公粮，拉过猪
羊，更拉过我欢乐的童年。
  坐在颠簸的地排车上并不舒服，但那
时候，我最惬意的时光，就是坐在车上，手
提一串蚂蚱，或捏着一只叫声响亮的蝈蝈；
有时吃着香甜的烤地瓜，或喝着滋滋冒凉
气的瓶装汽水。那份满足，简直不亚于吃年
夜饭。
  记忆最深的一幕，是去县城卖瓜。天
不亮便启程。满满一车西瓜，父亲赶车，我
坐在瓜堆上。卖完瓜，星夜归家。月光皎
洁，圆圆的月亮似乎也是一个大西瓜，长
在深蓝天幕上。我指着月亮对父亲说：“月
亮也是个大西瓜，就是不知甜不甜！”话未
说完，我俩都笑了。三十多里夜路，车轮一
路咯吱咯吱，好似哼着一支只有父亲才懂

的歌谣。
  卖瓜回来，父亲心疼这老伙计，寻来
木楔仔细加固松动的关节，给车轴擦油润
滑。纹理开裂处，抹上黏稠的水胶，小心
粘牢。
  父亲这人总是这样，不想让老伙计受
半点委屈。谁料，有一次，地排车还是不小
心滑入沟坎，差一点就侧翻。车身磕出了几
道深深凹痕。到家后，父亲摸着那些疤痕，
沉默半天，才说：“这是车子在长骨节，骨头
硬了，才会经得起摔打。”
  现如今，车子还在，可父亲却老了，没
法再执鞭赶车了。那辆地排车，就闲置在院
子一角，但父亲还是时常抚过那些深深的
纹理。
  最终，我没有去惊动那份宁静。可不想
转身离去时，忽然，仿佛又看见那辆吱呀吱
呀一直作响的地排车，从记忆深处缓缓
驶来。

父亲的地排车
◎孟令江

  端午节前几天，小城大街小巷，都布散
着卖艾草的人。看看他们所卖的艾草，株型
高大，秸秆粗挺，叶片青碧、肥大，但唯独那
艾香，淡淡然，游丝一般，若有若无。
  我特意取一株，放到鼻端猛嗅，扑鼻而
来的，是涩涩的青草味，艾香味淡淡的。
  怅然若失，好像在精神上失去了一些
什么。我知道，之所以这些艾草的艾香不
足，多是因人工种植，甚至是大棚种植，速
生而成。
  于是，就常常怀想生长于田野间的那
些野生艾草。在乡下，野艾随处可见，田头
地尾，山坡沟壑，甚至村道边，也生长着一
些野艾。
  野艾，极其泼辣，不择地而生，日晒露
打，栉风沐雨，野艾大多不肥壮，不高大，叶
片，也不会碧绿。野艾的秸秆，瘦硬，棱角分
明，那种瘦硬，正是其生命的力度所在；叶
片是粉绿，尤其是背面，有一层绒绒的白，
一些叶片，还呈现缺裂状，叶片不厚，却有

着桑皮一般的粗糙感。我喜欢那份粗糙感，
我觉得那份粗糙感中，蕴含着一种生命的
沧桑。
  在田野中，野艾是疏疏生长的，很少有
野艾密集生长。可以是大片，但大片，亦是
疏疏。
  野艾萋萋，这份萋萋，总带着一种苍白
的颜色。这份苍白，是大自然的赋予，是生
命的一份沉厚，因为积蓄得太多，所以苍白
得有力。
  野艾，虽然不肥，不壮，不高大，不翠
碧，但却艾香郁郁。该怎样形容这种艾香
呢？说它辛辣，确乎是有点，但也不纯粹，若
然单纯“辛辣”，那就谈不上“香”了。如果一
定要用“辛辣”二字来形容，我觉得艾草的
这种“辛辣”味道，是一种悠远、幽深的味
道，它是辛而香，是辣而香，那份“香”，给人
一种清洌洌的感受，有一份油然而生的
喜悦。
  野艾的艾香，真是太浓了。若然你走近

一片野艾，自远而近，艾香会悠然而来———
层层推进。最初，是艾香一缕，一脉，淡淡
的，有一种若即若离的飘逸感；渐行渐近，
艾香便水涌而至，浪涛一般，涛涛推进，你
会感到，扑鼻都是艾香；等到你完全走进那
片野艾地，你就被郁郁的艾香彻底包围了，
你沉陷其中，难以自拔。如果你不喜欢这种
艾香，你就不得不赶紧逃离；如果你喜欢这
种艾香，你只会沉醉，闭上眼，轻轻地转动
着自己的身体，让全身都沐浴在这醉人的
艾香里。
  居住乡村的那些年，每年端午节，天微
亮，第一件事，就是到田野中割野艾。
  手持一把小镰刀，身背一只小条筐，找
到合适的野艾地块，躬身弯腰，小镰刀飞快
收割，用不了多少时间，就割满了一筐野
艾。收割野艾的过程，早晨的清冽，与野艾
的艾香相融合，芳香愈加浓郁。人的精神，
仿佛也受到催化，愈加振奋，愈加昂然，感
觉这个大千世界的一切，都是生机勃勃的，

都是催人奋进的。
  兴冲冲地背回家，用红丝绳将野艾扎
成一小把一小把，然后，分头挂在堂屋门框
边，门楼两边，以及窗框、粮囤等地方。于
是，满庭院都溢满了艾香。
  这个日子，家家户户都要插艾草，所
以，走上大街，你会感觉到满大街都在流淌
艾香，一条大街，就是一条艾香流淌的河
流。河水，在浮泛，在荡溢，艾香的味道，在
这个端午节日里，四处弥散，处处弥漫。
  祖母在世时，特别喜欢收割野艾。她会
收割很多野艾，晒干，培成一个小小的艾草
垛，然后在下雨天，编织艾草绳，或者用艾
草叶填枕头。编织好的艾草绳，用来夏日黄
昏，纳凉驱蚊。艾草枕头，祖母会填充好多
个，分送乡人。我不知道乡人们是否心存感
谢，但我知道，接受艾香枕头的人家，家中
一定会溢满艾香的。
  那轻溢的艾香，蕴着一缕缕田野的清
风，也散着祖母对乡人的一份美好情意。

野 艾
◎钟读花


